
        
            
                
            
        

    
圣月之翼 BY 沐泉（H/SM）

我已经不知道过了多久了?

从被带进这个充溢着月下草香气的密室中后，已经有过多少日出与日落？我根本没有哪怕一丁点气力去思索这个问题。一个月？两个月？还是一年、两年……？唯一深刻到骨髓中去的，只有酸痛麻痹到完全动弹不了的腰部，被各种刑具刺穿贯通的秘部，还有浑身上下青紫交错的伤痕——所散发的潮湿腐朽的气息……它令我作呕?

他根本用不着使用锁链，完全没有必要。他本身就是紧紧捆缚我的镣铐。他每天、每晚、每时、每刻，都在不停地折磨我、侵犯我，这一切都令我精疲力竭。有时候，他会凶暴地直接贯穿我，挖掘我的内部，将我的五脏六腑都搅弄得一团糟，然后他会狠狠地拉扯我的头发，迫使我保持清醒。但他只是持续着刑期，极力煽动着我心底的仇恨之火，尤其当我用决不屈服的目光瞪视他时，他会笑。他那蓝到几乎呈银色的眼睛深处，会泛起一股寒冷的微笑。但这并非是最令我痛苦的。于是又有的时候，他会温柔地爱抚我，运用他修长灵巧的手指游移在我身体上所有由他创造的性感带，点燃我的欲火。他像在与他心爱的情人做爱一样，极力地取悦我。他会轻柔地为我洗涤早已肮脏的肉体，连身体最深处也不放过。直到我想尖叫着释放出来，直到我迫不及待地想要他进入我、征服我，直到我失去意志、理性、信念，成为他网中的淫兽?

如果他仅有这两种凌辱的方式的话，我宁愿他用前者?

但事实证明我这种想法的可笑。我是任他摆弄的玩具，他不断地使用新的方法来蹂躏我。每当我自以为他的行为有规律的时候，他那寒彻心扉的眸子都会讥讽我。不，他完全没有任何计划来行动。他唯一的规则就是没有规则?

他已经疯了?

而我也将如此?

我甚至无权拥有一点遮蔽身体的东西。当他不在这个囚室的时候，我清楚他仍然可以随时监视我。我全身的神经都一刻不停地紧绷着。绝不低头的信念又成为我另一个弱点?

那天，在他离开之前，他解开了我双手他随意地摆布着我因先前的情欲解脱而虚软无力的身体，他将我的双腕铐到床的铁架上，高高地拉开我的双腿。当我睁开疲惫不堪的双眼时，他正恶毒地审视不断淌出他的精液的秘部。我的挣扎扭动只能增添他的兴致。甚至于当我开始咒骂时，他竟微笑了。他用紧韧的绳索将我的腿吊高，绑在床的柱子上，然后在我耳边告诉我，他将用这方式来代替帮我洗净那里。耻辱的热量瞬间吞噬了我，但他仅是微笑，然后离去，没有留下任何给我反抗或者求饶的机会，尽管我不可能会这样做?

我不知道自己被以那种丑陋的姿态吊了多久，但当他再次回到我面前时，我感觉已经过了一个世纪。因为长时间被迫张开，我知道自己身体的秘径正被他一览无遗。但他只是远远地坐着，好整以暇地啜饮着蓝色的葡萄酒，冷冷地观察我。冰冷的视线凝聚在我双腿间的秘花，仿佛一种慢性的催情剂。我咬紧下唇，紧握的双拳已经将指甲嵌入了皮肤?

最后，他不紧不慢地踱过来，当着我的面将一包粉末溶入他手中的酒。当他摇晃着酒杯靠近我时，我不可抑止地浑身发抖。他的手指在我的下腹和臀部兜了一圈，戏弄地抚摸着，我无能为力地任秘花在他面前毫无保留地绽开。他轻声嗤笑着，慢慢将杯中的药酒滴入我的甬道。冰凉的液体像某种软件生物，缓缓钻进了我的身体中，我感到已经麻痹的肉襞泛起沉重的酥麻。而当酒杯中所有的液体都如数倾倒进已无数次被玩弄的入口的瞬间，似乎有一道电流窜过全身，又好象有千万只虫子在我的秘径只能感蠕动噬咬，与此同时，我的欲望根源也开始挺立起来?

像恶魔的私语般，他告诉我这是快速催淫剂?

紧接着他绑住了我已经挺立的分身的根部，在我的男性欲望解放之前残酷地压制它?

我根本不知道他又是什么时候解开了我手脚的束缚，只记得在本能的支配下，我像野兽一样疯狂地扭动身躯，甚至主动献出后庭要求他玩弄。我不知道当我失去意识中他到底做了什么。但当我送催淫剂的药效中解脱出来时，仍有可怕的刑具侵犯着我的秘部。而他在那天，自始至终都没有碰过我…?

自从那天之后，也许是见识了我淫蘼的情态，他竟时而使用这种令我倍感耻辱的方法折磨我的秘部，逼迫我摆出各种丑恶的姿态取悦他。他甚至不需要动用他本身，就使我匍伏在他的脚下?

他享受我的屈服

他享受我的尖叫，尤其是在叫着他的名字时；但更多的时候，我会禁闭干涩的唇，任他在我体内肆虐，然后他会烦躁地撕碎我、扯裂我，更加深地将自己推进我，最后总是他赢了。他逗弄我的分身，他揉搓它、抚摸它，甚至将它屈服的表征弄到我的唇上、我的颈上，然后他又多了一个将他的唇覆在上面的借口?

他正在竭力地将我变成他的奴隶、他的玩偶。为此他将火红的烙印深深烙在我的体内。标明我是他的所有物的烙印。他会用鞭子将我捆绑成低贱的样子，然后整天什么也不做，只是观察我的反应?

他的头发，银紫或是银蓝，总是遮蔽了他雕像般的脸庞。它像他一样冰冷以及美丽。在他抱我时，它们会像蛇一样，用泛着幽暗光芒的鳞片摩挲我的脸、我的唇，它们会堵住我的呼吸，掠夺我胸腔的空气。有时候，它们甚至会拂弄我的乳尖，让它们在这场战役中屈辱地立起来。它们是让淫叫的他的帮凶，我不止一次地在它们织成的网中醉生梦死…?

他说过，如果我求饶的话，他会停止这一切?

我不会求饶的

即使我的身体早就投降在他的窥探与玩弄中

我知道，他也知道

从那个时候起。从他以城中所有人的生命与我的生命交换；从他以银沁的身体与我的身体交换的时候起，我就已经看到了这场战争的结局。即使是这样，我也不能成

我的力量在这个国度不复存在，我的力气在这个囚室消失殆尽，而我的地位，当我像淫荡的妓女一样趴在地上，高高抬起腰部的时候，就已经土崩瓦解。我已经不再是“圣月之域”的国君，而只是“水晶领地”的国王的泄欲工具罢了。并且囚室中长期点着的“月下香”也增加了我这个性玩具的敏感度?

此刻我正浑身赤裸地躺在冰凉的被褥中。昨夜的伤痕令我不能动弹，他的粗暴也使我的腰到现在仍然麻痹着?

但我知道，他绝不会放过我，他总是在前一次的伤口痊愈之前又制造新的重创。也许他只是为了让我没有力气逃跑，没有时间思考吧。他明明知道，我绝不会逃跑的

所以，当这个密室的门倏然打开时，我甚至没有转动一下我的眼睛。我并不害怕，一点儿都不。因为我知道他的残酷。我的恐惧只会使他愉悦?

当他走近的时候，我只是直视他正确的美貌

我是他的囚徒?

冰蓝·圣宁?

我是他的?

他永远都不会让我走?

我背叛了我自己?

我本应该尽力地羞辱他之后便杀了他的。对，把他的心脏从他的胸口中挖出来扯碎。一天，又一天，再一天；一次，又一次，再一次；当我用卑劣的手段逼迫他向我敞开身体的时候，我就应该杀了他的，我应该用力践踏这朵空谷幽兰……但是我没有?

我爱他?

银弦·钥意?

我永远都不会让他走?

当我第一眼看到他时，我手中握有的权利和野心之刃就已经失落了。他令我疯狂，他令我不停歇地焦躁烦闷，但又沉溺在无边无垠的欲之海中。我想玷污他，亲手污染这一具纤细雪白的身躯，亲手令屈服的雾气浮现于他美丽双瞳中。我抱了他无数次，用各种可怕的性具侵犯他、蹂躏他，但是他仍然是纯洁的。他的眼睛中跃动的明亮火焰没有熄灭，它们蔑视我，它们又会挑起我污秽的欲望?

的爱正在毁灭他，唯一救赎的毒药是恨。我让它深深地植根在他的眼神之后，并且鼓励它的生长茁壮。我要他恨我，纵使它令我窒息，但也令我疯狂。我拆下本来禁锢着他的脖子的枷锁，为的是更好地品尝他在风雨中颤抖的娇态，我享受他的降服，总是只有那些瞬间拼凑的永恒中?

他还不属于我，这突如其来的念头令我脑子一片空白，尤其是在他睁开酸痛的双眼毫不避讳地直视我时，这念头令我举起了他的双腿，为了探究他那神秘的波道中是否曾容纳我的凶器。我喜欢看他因为耻辱而颤抖，这疯狂的理由使我一次又一次更深入地侵犯他…?

我并不想绑住他的。但当我回过神来时，我已经粗暴地将他细白的足踝高高吊起来了。他因我凶蛮刺戳而呈鲜艳的粉红色的花蕾正溢出我的体液，我几乎是着迷地欣赏着他不可抑止的颤动并且正展现淫蘼美态的地方——这残虐的目光令他痛苦，并且令他的恨意像毒药一样甘美炽烈。为了不再饮斤他的屈服，我克制住自己，离开了弥漫着浓浓春意的房间，但他的一切都在蛊惑我，我用监视屏幕继续着我的折磨——他知道我在看他，他的身体因此紧绷而苍白，也因此泛着白玉般盈然的光泽

我想要他。现在，马上?

在这翻涌而上的灼热炽狂中，我的头脑并未像我的身体那样失去冷静。我取了葡萄酒和为他们做的东西。我感到自己的脸在冷笑，当我又回到那儿的时候?

他的香味，纵使在这个充斥着“月下香”和无数欢爱蹂躏的气味的地方，像具有穿透力一样，宛如开在肮脏下水道的百合的香气，优雅而高洁。他总在挑逗我的欲望。他又一次赢了，这场战争中，我甚至还没有亮出武器就已经弃甲投降。当我将溶合了春药的葡萄酒滴入他的花径中时，他的本能不受理智控制地使纤细的肉体颤抖不已。他的牙齿深深嵌进他的唇瓣中——我不喜欢这样，但我没有阻止他，因为当他终于沉沦进情欲狂潮中去时，他的唇会冶艳地染上美丽的红色，映在他似雪的肌肤上，构成一帧倾城之颜

他终于屈服了，这个事实令我如此愉悦。我摆弄他，像装饰一个听话的玩偶。他瘫软的膝盖在我的命令下大大敞开，他甚至主动抬高腰部，狂乱地扭动着。我故意只爱抚他的敏感部位，他焦躁不安地甩着头，银色的瀑布飞泻般流动着，忘情地吐着灼热气息的艳唇中渐渐溢出了透明晶亮的液体。我凑上前，用自己的舌拨弄着他胸前的绯樱，他发出了哀求的声音，它令我心荡神驰。我的手指渐渐移到他急不可奈的地方，慢慢地扩张着。他的气息更加急促地拂在我的脸上，但我知道依旧不能解放他，即使我就要忍不住了

我将改造过的“光翼制御装置”慢慢推进他蜿蜒的花径中。虽然这光滑的小粒引起了他异物不快感，但被催情剂腐蚀了的身体仍然放荡地张开着。我将它放到了手指能及的极限处，当我抽出手指的时候，他的内襞甚至在挽留我，我顺手抄起了佩剑的剑柄，粗鲁地贯穿进去。每当我着魔般用力扭转这柄凶器的时候，他都会尖叫，尖叫我的名字，尖叫着要我饶了他。但这甜腻快乐的声音没有任何说服力，只能鼓励我的残暴凌虐

当他丢弃了他的地位、尊严，沦为欲望的野兽时，我才看见一丁点拥有他的假像。他现在想要达到那里，达到快乐的顶峰，他的手指狠狠地掐进我的背部，也许它已经在那里留下了血红的抓痕吧，标志着我是他的所有物的烙印。不过我不在乎，早在出生之前，我就已经属于他了。我微笑着看他的脸颊因为欲望根源被束缚而染上的性感光泽；我的手指正卑鄙地玩弄他，摩擦他的前端，令这夹杂着至上快感的痛苦侵蚀他整个白色的躯体。于是断断续续的哀鸣从他张开的双唇中滑出，而我迫不及待地将之一饮而斤。舌头相缠的酥麻感，诱人的互相萦绕的湿润的声音，令我高昂的欲望再也无法压制，我拔出刑具，将自己的灼热深深埋入他的体内。柔软的肉襞紧紧缠住我，紧窒而销魂。我的欲望在他的体内横冲直撞，我甚至没有去控制它。这时我感觉到那个小巧的装置，于是我挺起腰，更用力地向深处冲刺。他狂乱地尖叫着，无言地邀请我的肆虐

现在他的长发是一个银色的水潭，他正将我拉进这泥沼中。我终究松开了绑在他根部的细绳——以牙齿。因此他释放的蜜液斤数被我舔斤

在他清醒之前，我知道我还必须完成这个仪式，在他的内部打下烙印。我已经是他的，而他还不是我的。所以，就是此时，我要强制他属于我

他很听话地趴在地上，任我托起他的双丘。我知道他还没有满足。在我的手指进入的时候，他嫩白的大腿根部因欢喜而痉挛。我有一丝忧郁，但是我还是这么做了

当那个装置最终引发了一个小小的爆发后，它们紧紧地镶进他媚肉里。他在地上翻滚，像头淫兽般乞求我的宽恕。但没有用，我不会拯救他，我甚至满怀狂喜地注视他的痴态

他现在是我的了?

当他终于安静下来时，他蜷缩在一起的身体仍被我无情地摊开。我抠出残留在他花径中的液体——精液或血液，我的，或他的。他的眼神呆滞，但他的身体已经屈服

这个伤会一直追逐着他，不论他做什么，不论他在哪里。它是我赐予他的梦魇，是标明他是我的物品的烙印?

我已经疯了?

而他也将如此?

我喜欢用锁链铐住他，纵使这根本没有必要；我喜欢用鞭子绑住他，纵使那样他也不会低头。他的每一寸肌肤都受过我的恩宠，但是他的心是自由的。我不会给他任何遮蔽身体的东西，因为我要他那纯白的肉体只能在我怀中隐藏。他的眼睛，妖异的紫罗兰色，总是不屑地瞪视我。为了时时欣赏他的怒视，我将不会留下任何规律的印象，我折磨着我曾经梦寐以求的身体

这一切都是我设下的为了捕获他的陷阱。我利用了他的善良和不明世事，我毁灭了他的国家，我俘虏了他的妹妹，我成功了。他成为我的收藏品，或者说是禁脔

我折下了这枝白百合

现在我正站在他面前，他早已经收敛起任何疲惫或伤痛的表情。他不怕我，一点儿也不

他的眼神令我热血沸腾，我想要他。我想让他在我的臂膀中浪叫翻滚

我掬起了一缕银色的发丝

他注视我的一举一动

我俯下身，膜拜般地亲吻他芳香的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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